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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忠爱国、感时忧民

                                             ——浅析陆游诗的思想特点

    摘要：陆游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人们称为“小李白”，他的许多诗篇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其诗风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郁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其诗被称为“诗史”。陆游诗歌中的爱国情怀具体表现在忧国忧民、心系国家。他把自己的爱国情怀融化到诗歌中，同时也热爱人民生活，歌唱生活的美好事物，以幻想梦镜寄托报国理想，探寻自我理想的存在方式。 

关键词：陆游   爱祖国   爱人民 

    从中国诗歌史中，我们知道，屈原的伟大在于他能用独创的新韵律，来表现他可歌可泣的生命；李白的伟大，在于他表现了盛唐人的气魄以及冲决封建秩序的那股力量；杜甫、白居易的伟大，在于他们特别着眼于民生疾苦而创作了许多有关社会问题的诗篇，并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上，表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这些伟大的诗人，各具特色，各有独诣，因而构成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继承了这个传统，而又能自张一军的，就要数陆游了。陆游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便是反映了那时代风云，社会人心的爱国主义的诗篇。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发自诗人内心情感的燃烧而体现于优美的诗句。在他八十多岁的生命和流传至今的九千多首诗里，都贯穿着这种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情感。本文着重从爱祖国、爱人民两个方面来谈谈陆游诗歌的思想特点。

     一、爱祖国

在陆游所处的时代，祖国的大好山河被分裂，北方广大人民遭受到民族压迫，而南宋小朝廷却屈膝事故，不思恢复，这种奇耻大辱，是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所不能忍受的。雪耻御侮，收复失地，是爱国志士的抱负，是人民的迫切愿望。陆游呼吸着时代的气息，以其慷慨悲壮的诗歌，唱出时代的最强音。

由于幼年在敌人的压迫下的仓皇逃难，得到家庭和亲友的爱国言论的启发，所以陆游在青少年时代就产生了爱国复仇的愿望。他说：“少鄙章句学，所慕在经世，诸公见文章，颇恨非素志。”（《喜谭德称归》）他的素志，不仅仅是做一个诗人，而是想要打退异族的侵略，收复祖国的失地，建一番旋乾转坤的功业。因此，他说：“少年志欲扫胡尘”（《书叹》），又说：“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同时，为了实现他这豪迈的志愿，他还努力学习军事谋略和知识：

“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他绝不像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那样玩弄词章，而是时时做者保卫祖国的准备。因此，他可以毫不愧疚地说“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

因此，作为陆游爱国诗篇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那种“铁马横戈”“气吞残虏”的英雄气概和“一声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早年，陆游在《夜读兵书》一诗中就说“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去蜀之后，他也没有消沉，《前有樽酒行》说：“丈夫可为酒色死，战场横尸胜床第！”，《书悲》诗中也说：“常恐埋山丘，不得委锋镝！”他始终以为国立功，战死沙场为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从军乐事世间无”（《独酌有怀南郑》）。直到八十二岁高龄时，诗人还唱出了“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的豪言壮语。在《书志》一诗里，他甚至表示，如在生不能灭敌，死后肝心也要化为金铁，铸成利剑，来内除妄臣，外清妖孽：“肝心独不化，凝结为金铁。铸为上方剑，衅以佞臣血。……三尺粲星辰，万里静妖孽。”在《书愤》中还说到死后也要做“鬼雄”：

“白法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鉴孤忠，厄穷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嚼齿空。细雨春芜上林苑，颓垣夜色洛阳宫。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做鬼雄！”

《九歌　．国殇》中说：“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陆游所继承的正是这种高度的爱国精神的传统。 

诗人抱着万死不辞的报国决心，但在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畏敌如虎的情况下，诗人却是“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因此，统治阶级的腐化享乐，无耻无能的种种表现，引起了他无比的愤慨与憎恨.他首先反对以秦桧等为首的投降派和敌人鉴订的所谓和约：“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呜呼此何心？有酒吾忍酌！”（《醉歌》）“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 ”（《陇头水》）。对于那些苟合取容、毫无民族意识的官僚们，陆游痛斥道：“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 追感往事》之五；）对于那些只知荒淫逸乐，不顾巩固国防，收复失地的军阀们，陆游痛斥道：“和戒诏下十五年，将近不站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关山月》）“何来酣斗时，人情愿少歇，即今数十秋，复谓需岁月。诸将尔何心？安坐望旄节。”（《客从城中来》），这些诗句把当时统治阶级的卑劣的心灵与行动刻画的淋漓尽致，特别是“呜呼此何心？”“诸将尔何心？”“误国当时岂一秦？”这些义正辞严、一针见血的质问，真不知那些误国殃民的将吏们如何答对！这种对统治者的极其强烈的憎恨，正是出于他对祖国深厚的爱，有所爱固有所憎，诗人的爱憎是极为分明的。

至于陆游自己，虽也出身仕宦之家，虽也曾作过南宋政府的官吏，但他和那些统治者们毫无相似之处。当统治者们饮酒作乐的时候，他却想到山河的破碎惨然不乐了。冷酷的现实使陆游从幻想或梦境里寄托他的报国理想。在这类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有时像一员猛将，跃马大呼，夺关斩将：“三更扶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楼上醉书》），有时又不失书生本色，草檄招安，作歌告捷：“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天山健儿唱”（《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安诸城》），有时他又像一位军师，随从皇帝亲征，不仅恢复了“两河百郡宋山川”，而且“尽复汉唐故地”（《剑南诗稿》卷十二的诗题。）所以他说：“谁知蓬窗梦，中有铁马声”（《书悲》）。陆游的爱国热情往往还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联想表现出来。他听到一声新雁叫，也会勾起无限感慨：“夜闻雁声起太息，来时应过桑乾碛”（《冬夜闻雁》）以至于“自恨不如云际雁，来时犹得过中原”（《枕上偶成》）特别是大雷雨，大风雪时，更容易激起他那金戈铁马，“气吞残虏”的雄心和遐想，正如他自己表白的那样：“夜听簌簌窗纸鸣，恰似铁马相磨声”（《戈阳道中遇大雪》）。人们都畏惧大风，陆游却在大风中登上城头，希望自己能像大风那样勇猛、扫清中原：“我欲登城望大荒，勇欲为国平河惶”（《大风登城》）。当他晚年闲居山阴时，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卧病在床的老诗人还想到为国戌边，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戌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所有这些梦思幻想，都应看作陆游爱国精神的一种表现。

陆游一生坎坷，入仕后虽也有从军南郑的喜悦，但总的说来，都是在壮志难酬的痛苦煎熬中消磨岁月。在黜陟沉浮的经历中，诗人痛切感到报国无路，内心深处凝聚了无穷的怨愤。但是，他的爱国思想不但毫未消磨，反而锻炼得更加坚定了。即使在二十年的山居务农生活中，也没有忘记恢复中原，七十二岁高龄还高唱悲壮的爱国之歌：“鸡犬香闻三千里，迁都岂不有关中！广陵南幸雄图尽，泪眼河山夕照红。”（《感事》）。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陆游的爱国思想是一贯的，是至少至老历久不渝的。这是他杰出的地方，也是他不同于一般爱国诗人的地方。这种对美好理想与愿望的执着是和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后先辉映的。我们考察陆游诗的思想性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仅仅注意到这一点还是不够，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陆游诗里所表现的爱国思想的特征，体会其与别的爱国诗歌内容的不同之处。陆游爱国诗之所以特别值得推崇的地方，还在于他的爱国思想的进步性：陆游的爱国思想是以社稷和民族为重，而非仅忠于赵家一姓。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很多诗中窥见，尤其在《示儿》一诗中更为明显。诗人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是收复失地，统一国家，在给儿子的遗嘱中这种爱国深情更得到凝练、集中、升华。

二、爱人民

一个真正爱祖国的诗人，也必然同时是一个爱人民的诗人。陆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诗不但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揭露了劳动人民所受内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因而也具有高度的人民性。他说：

 “逢秋未免悲，直以忧国故，三军老不战，比屋困征赋。（《悲秋》）。

 捶楚民方急，烟尘虏未平，一身那敢计，雪涕为时倾！（《三月二十五日夜达旦不能寐》）”

 可见，爱祖国、爱人民是他的诗歌的两项主要内容，而两者又是紧密结合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写了大量的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诗篇，深刻的反映当时严重的阶级矛盾。南宋统治阶级除了自己过着淫侈腐朽的生活以外，还要“岁辇金絮输胡羌”，把大量的金钱与娟匹贡献给金人。为了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统治者于是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手段残酷地剥削人民。首先是掠夺农民的土地，把大量土地集中在朝廷和官僚、地主手里，以坐享租米和租钱的收入。然而，农民所受的剥削还不止这些。他们在正税以外，还要缴纳附税。税米一斛，附加到五六斛，税钱一贯，附加到十八贯。附税之外，又有杂税如所谓经制钱、月椿钱、板帐钱之类，种种名目，不一而足。在朝廷、州县、奸吏豪绅相互勾结，层层压榨之下，好比设下 天罗地网，农民无处逃生，所以陆游尖锐而准确地指出这种情况说：

 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网、一举就能脱。（《书叹》）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话，封建社会的剥削实质形象地反映在这二十个字中了。陆游在《上殿札子》一文中指出“视郡县之庭、鞭笞流血、杻械被体者皆贫民也。”这种血淋林的惨状，看在陆游的眼里，写在陆游的奏疏里，也反映在他的诗里：

 常年征科烦捶楚，县家血湿庭前土。（《秋赛》）

 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榜，人孰不惮死，自计无由生！（《农家叹》）

数年斯民厄凶荒，转徙沟壑殣相望。县吏亭长如饿狼，妇女怖死儿童僵。（《秋获歌》）

统治者这样残暴掠夺的结果，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得以尽情享乐，贫者只有转死沟壑：

富者豪吏多厚积，宜其弃金如瓦砾。贫民妻子半菽食，一饥转作沟中瘠。（《僧庐》）

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岁暮感怀》）

这些诗句，以对比的手法，深刻的揭露了阶级对立的尖锐矛盾，尤其是“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更是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等后先辉映。

另外，由于南宋政府的腐化无能，忽视人民的生活，忽视农田水利，因而在上术严重的人祸之外，人民还要遭受频繁的天灾。就以赵眘、赵惇、赵扩祖孙三朝而论，在这长达六十二年的时间内，没有一年是不闹灾荒的。逢到灾荒的年头，奸商富户乘机囤积，抬高粮价，小民无衣无食，更没活路了：

岁秋固多雨，每悔不及时，黄尘蔽赤日，苗稿已不迟。踏车声如雷，力尽真何为！天岂不爱民？云族风散之。穷民守稼泣、便恐化棘茨。妻子不望活，所谓尊老饥……（《闵雨》）    

风怒欲拔木，雨暴欲掀屋。……岂惟涨沟溪，势已卷平陆。辛勤艺宿麦，所望明年熟。一饱正自嬉，五穷故相逐。相邻更可念，布被冬未赎。明朝甑复空，母子相持哭！（《十月二十八日夜风雨大作》）

这些贫苦无告的老百姓受不了地主官吏的侵略榜掠，迫于灾荒和饥饿有的便只好弃家逃亡。

“北陌东阡有故墟，辛勤见汝昔营居，豪吞暗蚀皆逃生，窥户无人草满庐”（《太息》）

正因为诗人看到了“常年征科烦捶楚，县家血湿庭前土”（《秋赛》）的苛政，使陆游突破了士大夫的偏见，而同情“被逼上梁山”的人民，反对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他对这种把人民“逼上梁山”而又目为盗匪，加以屠杀的暴行，非常不满，他大声呼吁道：

“彼盗皆吾民，初非若胡羌，奈何一朝愤，直欲事殴攘……抚摩倘有道,四境皆耕桑!（《疾小愈纵笔作短章》）”

“吏或无佳政，盗贼起齐民，孰能扶以德，坐还三代淳！”（《两獐》）

陆游主张不要“殴攘”要“扶以德！”他认为“今日之患，莫大于民贫；救民之贫，莫先于轻赋。”（《上殿札子》）这种认识，在一千多年前，是极为可贵的，也是富有进步意义的。

陆游始终关心人民，总希望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他深深知道“但得官清吏不横，既是村中歌舞时。”（《春日杂兴》）因此他常常自勉，并以勉人。他在严州往上是“拘挛拙征科”的，因此他觉得“榜笞督租赋，涉笔骍我颜。”（《秋兴》）他有良心，宁肯丢官罢职，也不肯残民以逞。他送儿子子龙赴吉州时嘱咐他说：                                          

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一钱亦分明，谁能肆谗毁？

他的侄子在边疆上做地方官，他写诗给他说：

惟当奉法令，日夜扶孤茕，官卑俸入薄，切勿厌藜羹，勇如赤壁战，节若江水清！（《寄十二侄》）

陆游的诗不仅广泛的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还大胆的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由于当时土地地兼并严重，租税负担的不合理，所以当时人民都希望分土地均贫富，陆游在诗中表现了这种愿望：

井地以养民，整整若棋画：初无甚贫富，家有五亩宅，……谁能讲古制，寿我太平脉！（《岁暮感怀》）。

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不满于当时的土地制度而抱着改善人民生活的理想，表现了他对人民的关怀和热爱，也反映了人民企图摆脱剥削压迫，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感情。

在陆游诗里，还表现了他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这也是非常可贵的。他主张广开言论，给人们以说话的自由：

君看多故日，宁是弃言时？（《送王嘉叟编修出佐南昌》），

公议在天下，如人有元气。（《斋中杂兴十首》之三）

他主张培养人才，不要摧折士气：

议论孰能忘忌讳，人才正要越拘挛！（《忧国》）

他相信集体的力量，主张群策群力：

天将启治乱，人才有用舍：向非万牛力，孰能在大厦！（《杂感十首》之一）

这些都是极为进步的思想，也是构成他的诗歌的人民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在宋金敌对的情况下，陆游是坚持了民族立场的；在南宋统治者与农民对立的情况下，陆游是同情广大人民的，在历史人物中既有爱国的思想，又有爱国的行动，既忠诚于国家，又忠诚于人民，既爱国，又不盲目忠君；这样的人是不多的，陆游却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了。正因为这样，这位诗人才深受南宋百姓的热爱，致使有的人家“生儿多以陆为名”（《山村经行因施药》）；正因为这样，梁启超才推许陆游是“亘古男儿一放翁”的。也正因为这样，陆游才成为南宋诗坛上独树一帜的巨星、光耀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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